
 

 

翻越那座山：如何应对“中年失业危机”？
−基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视角

林    春，胡淑婕，孙英杰
（辽宁大学 金融与贸易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解决好重点群体特别是中年群体的失业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环节。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2 年的数据识别了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视角探讨预防中年失业危机的措施和解决路径。研究结

果表明，劳动者在进入中年后面临失业危机，其产生的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效应造成了失业

持续的可能并降低了个体心理预期；而合理的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有助于提高中年劳动者就业持续

期和就业稳定性，并通过减轻个体所面临的照料压力、医疗压力和非预期支出压力来提高中年劳动

者的预期，缓解中年失业危机。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体制外、无劳动合同以及高

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失业危机的缓解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人力资本、金融素养及

社会资本能强化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中年失业危机的缓解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文章认为应充分

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长期性和基础性作用，加强金融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以有效应对中年失

业危机的风险与挑战，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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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就业问题，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这为实现更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提供了方向。尽管我国就业形势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在多种超预期因素的

影响下，就业形势仍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切实解决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问题、防范化解

结构性失业风险，始终是就业领域的重要议题。

在当前复杂的就业形势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的深层次调

整，亦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而这场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革正在加速将中年群体推向

劳动力市场的“脆弱地带”，使得中年劳动者面临诸多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

年龄歧视问题。企业倾向于以 35岁以下作为招聘的限制条件（林文炼，2025），这种设置就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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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门槛的行为缩短了劳动者的职业生命周期，加剧了企业对中年劳动者人力资本贬值的预期

（夏璋煦和丁守海，2023）。第二重困境是职业技能落后与学习能力的衰减。一方面，随着技术的

迅速发展，中年劳动者原有的技术水平与现有的技术要求不匹配（Zhou 等，2020），人力资本加

速贬值；另一方面，相对而言，中年劳动者的认知和学习能力有限，技能习得效率降低（Veríssimo

等，2022），这加剧了中年劳动者职场“末位淘汰”的风险。第三重困境则是家庭责任的硬性约

束。中年劳动者作为“夹心世代”，面临着养育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以及承担家庭开支的重

任，这对其造成了较重的心理负担（龙斧和梁晓青，2019），中年劳动者“不敢失业”也“不能失

业”，因其需要兼顾家庭所造成的误工成本也会进一步挤压中年劳动者的职场生存空间（许昆

等，2024）。

中年劳动者作为家庭经济支柱与社会生产主力军，其失业风险不仅关乎个体生计，更可能

引发连锁式社会效应。现有文献关于中年失业造成的影响主要聚焦于经济层面、心理健康层面

以及社会关系层面。经济层面，中年失业会对个体和家庭经济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意味着

收入的减少或中断（蔡昉，2007），还可能导致家庭财务压力增大和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健康层

面，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性排斥、人力资本加速贬值以及家庭责任刚性约束的客观存在，对中

年失业者的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导致其焦虑、抑郁、自尊心受损（Clark等，2001）、幸福感下降

以及心理预期降低（刘金东和唐诗涵，2023）；社会关系层面，失业还可能影响个体的社会关系和

社会参与度，令中年失业者感到被社会隔离和排斥（付子堂和周力，2014），进一步恶化其社会处

境。可以发现，作为“橄榄型”社会结构中坚力量的中年劳动者，一旦失业就很有可能造成较为

广泛和恶劣的影响。

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是家庭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避险性储蓄、投资组合优化以及

风险管理等多个方面，而中年劳动者作为家庭资源配置中的战略决策者，其金融理财决策直接

影响家庭收支结构的弹性和抗风险能力（Lundberg，1985）。在家庭储蓄规划方面，基于家庭金融

资产保值和失业预期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是家庭应对潜在失业风险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缓冲

失业危机对家庭财务造成的冲击，降低家庭金融的脆弱性（龙海明和闫文哲，2024）。在家庭保

险规划方面，谢强等（2024）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指出，家庭的保险规划能够有效平滑失业风险，失

业保险、健康保险和其他风险缓释工具可以为中年失业群体提供可靠的经济保障，对于预防中

年失业危机至关重要。在家庭投资规划方面，通过投资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和市场，不仅能够减

少对单一收入来源的依赖，拓宽收入渠道，还可以在失业时提供更多的选择和灵活性（Goetzmann

和 Kumar，2008），提高个体再就业的机会和可能。

通过对当前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防范化解中年失业危机之间具有潜

在关联，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上述文献都是关于两者关系的间接研究，未涉及家庭

金融理财规划对于预防和解决中年失业危机的直接影响。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2014—2022年 5期的数据，尝试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角度对中年失业危机的解决方案

进行探讨。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聚焦于中年失业问题，补足了现有文献对这一特定

年龄段失业问题研究的短板。随着我国年龄结构的调整，中年劳动者将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支

柱，探讨中年劳动者失业问题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第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政策

干预或失业者个体特征，本文则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视角切入，将中年失业危机置于家庭经济

系统框架下进行分析，为应对和解决中年失业危机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和解决策略。第三，从

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效应来探讨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更关注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福

祉，拓展了中年失业问题的研究边界。第四，以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家庭经济压力为突破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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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压力、医疗压力、非预期支出压力“三座大山”入手，系统揭示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缓

解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机制，弥补了传统研究忽视家庭财务机制作用的不足。

二、特征事实及理论分析

（一）特征事实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我国劳动力市场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劳

动力平均年龄从 1985年的 32.25岁上升到 2022年的 39.72岁，中年劳动者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

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就业机会并未与中年劳动者数量同步增长，中年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

竞争优势不够明显。图 1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城镇 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数据，中年劳动

者失业率在 4% 的水平上下浮动。然而，从 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2 月，失业率却呈现上升趋

势，环比增速达到 15.8%，短期内中年劳动者失业风险有所上升。可见，中年劳动者失业率呈现

出低水平波动下的结构性脆弱的特征。其原因在于，中年劳动者因家庭经济压力形成“不敢失

业”的被动稳定，一旦失业风险传导至中年劳动者，可能引发隐性失业显性化，进而造成不良的

社会影响。因此，需警惕中年劳动者的失业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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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城镇 30—59 岁劳动力失业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角度看，企业在用工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好，这种偏好对中年

劳动者造成了一定的就业障碍。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调整，企业对员工的技术水平

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中年劳动者对新技术的习得效率相对较低，技能需求与供给错

配导致中年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往往更青睐年轻、学

历高、适应能力强的员工。根据智联招聘的问卷调查，80.1%的中高龄求职者认为找工作的最大

困难是年龄限制，企业对于年轻劳动者的用工偏好使得中年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面临更大的

竞争压力。此外，企业在劳动合同的选择上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短期合同和非正规用工形式，在

CFPS2014—2022年数据中，仅有 29.02%的中年劳动者拥有正式劳动合同或长期劳动合同，可以

看出企业以降低用工成本为目的而对雇佣策略进行了调整。

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角度看，中年劳动者普遍感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劳

动力市场中年龄歧视的压力，即中年劳动者存在着一定的失业感知。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

查 2021年数据，针对“您认为现在社会在年龄方面存在的不公正待遇的情况是否严重”这一问

题，约有 9.5%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中存在的年龄歧视非常严重，23.8%的受访者认为年龄歧视问

题较为严重。此外，针对“您认为自己在未来 6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约有 27.5%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未来 6个月内完全有可能或者有可能失业，说明中年劳动者存在一定的失业

风险感知。进一步从平均失业可能性角度来看，通过图 2的劳动者失业预期年龄分布图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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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42岁左右失业预期达到峰值，此后失业可能性随年龄增长逐步下降。这说明中年劳动者基

于劳动力市场环境而作出的失业预期较高，从主观上认为自己具有较高的失业可能性，有较强

烈的失业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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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年龄劳动者失业预期

数据来源：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中年劳动者在求职过程中不仅受年龄歧

视的影响，还受行业发展等外部环境不确定

性的冲击。如图 3 所示，我国 40—59 岁的中

年劳动者从事最多的行业是制造业、批发与

零售业以及建筑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

业。而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

崛起，一些传统岗位逐渐被机器、人工智能

等替代，面向中年劳动者的低端技能需求岗

位显著减少；在需要较高技能的新兴产业和

高端服务业中，中年劳动者的比例相对较低，

说明中年劳动者在技能更新上存在滞后性，

这种行业技能需求与劳动者素质的错配加剧了中年劳动者的求职压力。由此可见，缓解中年劳

动者面临的失业危机，提高其就业稳定性，是实现当下就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

（二）理论分析

1.中年失业危机对中年劳动者的影响。中年失业危机指中年劳动者因个人及外部因素所导

致的失业或潜在的失业风险，可能致使中年劳动者陷入多重困境，具体表现为经济状况恶化、

身份认同崩塌以及心理预期下降等，其本质是个人生存需求、职业竞争力断层与社会结构性支

持缺位之间的矛盾。

作为社会的重要支柱，中年劳动者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承担着相应的家庭责任与社会

责任，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与社会经历给予了中年劳动者较高的家庭与社会认同感。美国社会

学家 Goffman（1963）提出的污名理论指出，当个体被贴上负面标签（如失败、无能等）时，污名化

即形成。社会普遍将中年失业归结为一种个人的失败，这种隐性规训将导致失业者在公共场合

和家庭关系中持续遭受贬低，使得中年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平衡被打破，就会产生失业污名化效

应。因此，失业污名化效应的存在对中年失业者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认同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

响，会导致其再就业困难。

从中年失业者经济状况的角度来看，中年失业往往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被切断，这会直

接导致个体和家庭经济收入的减少，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状况。最直接的影响体现为家庭生活

水平的下降，而收入的减少又迫使家庭削减开支，抑制家庭消费升级（包文和赵春明，2024），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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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年劳动者从事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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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活标准，甚至陷入贫困。在“棘轮效应”的影响下，中年失业者难以接受收入下降带来的巨

大落差，进而降低其心理预期。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年龄歧视问题，中年失业者在

寻找新工作时可能面临更大的困难。具体而言，一方面，雇主在认知层面普遍存在基于年龄的

社会刻板印象，缺乏对中年劳动者工作能力的理性认知，在雇佣劳动力时更倾向于选择年轻劳

动者，导致中年失业者再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中年劳动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随年龄增长而快速

贬值，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与人力资本的贬值速度不匹配，致使其竞争力下降（蔚金霞等，2024），

难以找到与原有职位相匹配的工作机会，导致失业状态的持续。

从中年失业者心理预期和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失业污名化效应会受到内外部双重因素叠

加的影响。一方面，从心理困境来看，中年失业者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就感，失业会

中断这一进程，导致自尊和自我认同受损，并将失业经历归咎于自身能力不足，从而产生自我贬

低和自卑感（Clark 等，2001）。同时，失业危机剥夺了中年劳动者对工作和生活的控制感，降低

其自我效能感，丧失寻找工作的勇气，导致失业状态的持续，而长期失业可能使个体陷入习得性

无助的状态，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无力，进一步加剧其心理困境，丧失对未来的期待。另一方面，

来自社会层面的失业污名化效应也会对中年失业者产生偏见，使劳动者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排斥

和歧视，并威胁中年失业者的社会认同，导致其在寻求社会支持时遭遇困难，恶化其心理预期，

造成失业状态的持续。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中年失业危机的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

效应会造成中年劳动者失业状态具有持续性，并会降低其对未来的预期。

2.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是家庭财务决策的重要行

为，不仅能通过合理配置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分散家庭财务风险，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黄磊和

黄思刚，2023），更能通过构建风险防御体系形成对失业风险的前置性干预机制。从家庭金融理

财规划的视角来看，可将金融理财规划划分为家庭储蓄规划、家庭保险规划以及家庭投资规划。

首先，家庭储蓄规划是家庭金融理财的基石，建立紧急储备金有助于强化中年劳动者的职

业选择权。在中年时期，家庭往往面临着更多的经济责任和不确定性，这使得其储蓄行为具有

风险预防特性。拥有储蓄规划的中年家庭，在面临诸如降薪等潜在失业危机时能够平滑收入冲

击对家庭造成的影响，避免因家庭财务压力被迫离职或接受低质量岗位导致的二次失业风险。

从短期看，储蓄能为失业危机提供缓冲，平滑家庭消费（谢强等，2024）；长期则通过资本积累增

强职业转型的财务弹性，为主动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预留职业调整的空间。在此过程中，拥有

灵活资金和充足缓冲期的中年劳动者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自身素质以应对可能的失业

情形，提高就业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其次，家庭保险规划可以通过风险预防和风险转移来降低中年失业危机带来的冲击。一方

面，家庭保险规划能够起到风险预防作用，增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灵活性。仅依靠预防性储

蓄应对失业危机会受制于家庭内部流动性的约束，长期来看不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置，而保险能

够给予家庭更多的风险保障，弱化家庭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促使家庭将资金转移到其他资产的

投资上（彭树宏，2022），提高资金流动性和利用率。另一方面，保险的风险分散功能可以为投保

人在发生失业危机时提供兜底保障。健康保险和医疗保险具有较强的健康资本锁定效应，能够

在中年劳动者健康状况下滑的情况下为其提供保障，减少因疾病发生而误工缺勤的频率，维持

工作连续性并降低职业中断的概率，增强就业稳定性。同时，失业保险也具有“稳岗效应”，有

助于在职中年劳动者维持就业稳定。一旦中年劳动者失业，失业保险不仅能够提供失业救济金

为其基本生活兜底，还能与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促进中年劳动者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帮助

其尽快实现再就业（唐珏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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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家庭投资规划是使得家庭财富实现长期增值的重要手段。在中年时期，合理的家庭

投资规划不仅有助于家庭积累更多财富，为应对失业风险提供资金支持，还能通过多元化投资

组合，平滑风险并提高整体收益水平，实现家庭财富传承和增值的目标，进一步增加中年群体劳

动供给的灵活性（Goetzmann和 Kumar，2008）。此外，涉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家庭投资规划能够帮

助中年劳动者更快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其被裁员的可能性，形成抵御结构性失业的核

心竞争力，增强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综上，家庭的储蓄规划、保险规划和投资规划均有利于缓解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失业危

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延长中年劳动者的就业持续期和提升其

就业稳定性，能有效平滑中年失业危机。

3.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机制。中年劳动者作为“夹心世代”往往面临

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在遭遇中年失业危机时，诸多因素叠加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被

放大，进而严重影响中年劳动者的幸福感，降低其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杨继东和邹宏威，2021）。

具体而言，中年劳动者面临的压力包括照料压力、医疗压力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三座大山”

的压力共同叠加，进一步恶化了中年劳动者的处境。

首先，中年劳动者承担着照料家庭的社会责任，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面临着子女

教育和赡养老人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存在会通过挤占中年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增加心理健康负担

等方式加剧其失业风险。一方面，家庭照料的负担可能会减少中年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增加误

工成本，导致其收入下降（石磊等，2023）。同时，长期缺位可能使中年劳动者在工作中被逐渐边

缘化，职业晋升无望，甚至面临被解雇的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照料压力对中年劳动者的心理健

康也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当照料活动伴随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时，可能会加大中年劳动者的心

理压力和情绪困扰（蒋承和赵晓军，2009），从而干扰工作状态和降低工作效率，使其很可能被更

年轻的劳动者替代，进一步恶化中年劳动者的处境。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为中年劳动者提

供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财务保障，是应对家庭照料负担、减轻家庭照料成本的必然选择（张永奇

和单德朋，2024）。中年劳动者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家庭的储蓄策略做好家庭养老育儿规划，完备

的保险策略有助于实现社会支持与家庭支持相结合进而可以降低家庭照料成本（艾静怡和彭希

哲，2024），有效的投资策略有助于实现家庭财富可持续性和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从而使得家庭

平稳度过中年失业危机。

其次，来自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健康冲击也是中年劳动者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中年处于生

命周期中健康水平下降的阶段，健康资本不断减少、身体素质下降、慢性疾病积累，中年劳动者

所能接受的劳动强度下降，导致其市场竞争力和劳动议价能力随之减弱，甚至有可能提前退出

劳动力市场。同时，中年劳动者的父母遭遇健康冲击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支出是家庭支出中的重

要负担，对于家庭其他发展性支出存在“挤出效应”，会挤占中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利

于其职业生涯的长期发展。而长期、平稳的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帮助家庭平滑健康冲击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可通过提前规划医疗保险和建立紧急医疗储蓄，帮

助失业者缓解因健康问题导致的经济压力。对于中年劳动者来说，医疗健康保险能够有效减轻

个人医疗支出负担，这对于收入水平下降的失业群体至关重要（Finkelstein和McKnight，2008）。

另一方面，家庭预防性医疗储蓄能够为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安全感，让中年劳动者在面临健康

冲击时拥有更多灵活性，减少经济波动对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

最后，由自然灾害、亲人去世、经济危机等外部不确定因素导致的非预期支出压力也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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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年劳动者的经济负担。非预期支出对中年劳动者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家庭财务流动性危机造

成的偿债能力恶化，在短期内为填补流动性缺口被迫压缩中年劳动者的职业选择空间，降低其

就业的稳定性。同时，突发事件所导致的非预期支出通常不可预测，经济来源的中断、物质资本

的减损、心理压力的增加以及家庭责任的约束等多重因素叠加，可能会导致中年劳动者做出错

误的职业决策，进一步放大对其工作的负面影响。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为中年劳动者提供了应对

非预期支出和突发事件的财务准备与风险分散机制。长期有效的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为家庭

提供财务积累，提高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使其有足够的资金平滑流动性风险，增强家庭的金融

韧性（朱波和裴珊，2024）。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通过缓解中年劳动

者的照料压力、医疗压力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而平滑中年失业危机。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中年失业危机对中年劳动者影响的模型设定。本文参考 Biewen 和 Steffes（2010）的研究，

引入周期性失业风险，构建如下动态 Probit模型探讨中年失业危机的失业污名化效应：

Unemploymentit =1
{
θ1Unemploymenti,t−1+ θ2Cyclical_Unemploymentt ×Unemploymenti,t−1

+θ3Cyclical_Unemploymentt + θ4 xit + ci+ eit ⩾ 0
} （1）

其中，Unemployment 为个体失业情况；Cyclical_Unemployment 为周期性失业风险；xit 为具有时变

性质的控制变量；ci 为具有时不变性质的随机误差项；eit 为具有时变性质的随机误差项。

此外，失业对于中年劳动者心理预期的影响也是中年失业危机的重要方面，本文构建如下

模型探讨中年失业危机的心理预期效应：

Expectationit = α0+α1Unemploymentit +α2

∑
Controlit +µi+εit （2）

2.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影响的模型设定。有关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

危机的影响，主要从就业持续期以及就业状态稳定性两方面来考量。从就业持续期角度来看，

基于其数据特征，本文构建如下 COX比例风险模型：

h(t,X) = h0(t)exp(γ1Financial_asset+γk−1

n∑
j=1

Control j) （3）

本文将中年劳动者就业持续期定义为个体生存时间，将个体最近一份工作开始的事件视为

生存期的开始，最近一份工作结束的事件视为生存期的结束（即个体失业为失败事件）。其中，

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金融资产（Financial_asset），分为家庭储蓄规划（Savings）、家庭保险规划

（Insurance）以及家庭投资规划（Investment）。

从就业稳定性角度来看，本文构建如下 Probit模型：

Pr(Last job = 1|Control) = Φ(β0+β1Financial_asset+βk−1

n∑
j=1

Control j) （4）

（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1.中年失业危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人口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在一定时间内没

有工作但具有工作能力并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本文聚焦于中年劳动者的失业问题，依据国务

院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及国家统计局对老年人口年龄的界定，①将中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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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为 35—65岁。①中年失业危机即为个体在中年期由个人及外部因素导致的失业状态或者面

临的失业可能性。本文从就业持续期（Work_time）和就业稳定性（Last_job）来进一步考察中年失

业危机。其中，根据问卷中“最近一份工作开始/结束的时间”计算就业持续期；根据问卷中“上

期访问到本期访问个体所从事的工作是否为同一份工作”生成就业稳定性的0—1 变量。此外，

本文使用中年劳动者失业情况②（Unemployment）和周期性失业风险③（Cyclical_Unemployment）考
察中年失业危机的污名化效应，使用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④（Expectation）考察中年失业危机

的心理预期效应。

2.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本文以家庭金融资产价值的自然对数作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

（Financial_asset）的代理变量。参考吴卫星等（2018）的研究，根据动机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分为

家庭储蓄规划（Savings）、家庭保险规划（Insurance）以及家庭投资规划（Investment），分别使用家

庭储蓄存款余额的自然对数、家庭保险费用支出的自然对数以及家庭金融财产性收入的自然对

数来衡量。

3.机制变量。为探究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机制，本文以中年劳动者面

临的照料压力（Raise）、医疗压力（Medical）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UE）作为机制变量，分别使用

家庭中老年人与未成年人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家庭医疗卫生支出的自然对数以及家庭预期生

存性消费支出与实际消费支出差额（即生存性消费支出的离差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4.调节变量。为探究如何更好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作用，本文选用人

力资本（High_edu）、金融素养（Finlit）以及社会资本（Social_capital）作为调节变量进行考察，并分

别以受访者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个体金融素养评分以及个体自评社会地位来衡量。

5.控制变量。本文选取性别和婚姻等作为个体特征，劳动力数量作为家庭特征，农业生产和

工作技能作为工作特征，东中西部地区和居住地作为地区特征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为探究个体就业状态的连续性以及观测期内个体工作持续时间的变化，本文选取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2022年 5期的数据并保留中年样本。此外，为排除极端值可能对

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将连续型经济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 5期样本 36 327
个数据。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被解释变量

失业状态 Unemployment 是否为失业状态，失业=1；就业=0 36 327 0.1074

就业持续期 Work_time 上一份工作到受访期间持续时长，单位（月） 6 136 37.6002

就业稳定性 Last_job 上次受访时的工作是否延续，是=1；否=0 31 593 0.8124

对未来的预期 Expectation 个体自评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36 327 4.0236

解释变量

家庭金融资产价值 Financial_asset 家庭上一年金融资产的价值，取自然对数 36 327 7.6591

家庭储蓄规划 Savings 家庭上一年储蓄存款余额，取自然对数 36 327 7.0801

家庭保险规划 Insurance 家庭上一年保险费用支出，取自然对数 36 327 2.7802

家庭投资规划 Investment 家庭上一年金融财产性收入，取自然对数 36 327 1.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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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由于中年期跨度较长且界限较为模糊，受到个体激素水平变化、免疫系统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类可能会较早或较晚进入中年

期，加之现代社会人类平均寿命延长，因此本文选择年龄跨度较长的划定方式，以尽可能兼顾生物学及社会心理学角度的中年期定义。

 ② 使用中年劳动者是否在业衡量中年劳动者失业情况。

 ③ 参考 Biewen和 Steffes（2010）的研究，使用线性时间趋势上家庭所在省份失业率的回归残差来衡量周期性失业风险。

 ④ 使用个体自评对未来的信心程度衡量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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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中年失业危机对中年劳动者的影响分析

表 2报告了中年失业危机影响的检验结果。如列（1）和列（2）所示，前一期失业状态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前一期失业会增加当期失业的可能性，即失业污名化效应存在；同时，当期

周期性失业风险以及前一期周期性失业风险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失业污名化

效应对于中年劳动者失业状态的影响。如列（3）所示，当期失业状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

失业确实降低了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即心理预期效应存在。综上所述，中年失业危机所

导致的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效应使得中年劳动者面临持续失业的可能并降低了其对未

来的预期，即 H1得证。
  

表 2    中年失业危机影响检验结果

（1）Unemploymentt （2）Unemploymentt （3）Expectation

Unemploymentt −0.0507**（−2.3302）

Unemploymentt−1 0.4363***（5.4080） 0.3079***（3.8366）

Unemploymentt−1×Cyclical_Unemploymentt −1.3987***（−11.7793）

Unemploymentt−1×Cyclical_Unemploymentt−1 −1.1955***（−7.9855）

Cyclical_Unemploymentt 0.3845***（5.8870）

Cyclical_Unemploymentt−1 0.3766***（4.52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均值 控制 控制

N 18 750 18 750 36 327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R2 0.009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本表列（1）和列（2）小括号内为z值，列（3）小括号内为t值，如无特殊注明小括

号内均汇报z值，下表统同。

续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机制变量

照料压力 Raise 家庭中老年人和子女生活消费支出，取自然对数 36 327 7.9769

医疗压力 Medical 家庭医疗消费支出，取自然对数 36 327 0.0801

非预期支出压力 UE 家庭预期支出的离差值 35 877 9.9035

调节变量

人力资本 High_edu 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大专、本科及以上），是=1；否=0 36 327 10.6212

金融素养 Finlit 依据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 36 327 0.7969

社会资本 Social_capital 个体自评社会地位 36 327 2.7096

控制变量

年龄 Age 劳动者年龄 36 327 50.4507

性别 Gender 个体性别，男=1；女=0 36 327 0.4822

婚姻 Marriage 个体婚姻状况，未婚=1；在婚=2；同居=3；离婚=4；丧偶=5 36 327 2.1309

受教育水平 Education 受教育年限 36 327 7.2439

户口 Identity 户口所在地，农村=1；城镇=2；其他=3 36 327 1.3146

健康水平 Healthy 自评健康状况 36 327 3.0937

家庭劳动力数量 Labour 家庭劳动人口数量 36 327 2.1780

农业生产 Agri_work 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是=1；否=0 36 327 0.4792

工作技能 Work_skill 工作是否具有技能要求，是=1；否=0 36 327 0.0142

居住地 Urban 受访者居住地，城镇=1；农村=0 36 327 0.4700

东中西部地区 Region 受访者所在地区，东部地区=1；中部地区=2；西部地区=3 36 327 1.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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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分析

1.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持续期的影响分析。表 3报告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持续

期的影响。如列（1）—列（4）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家庭储蓄规划、家庭保险规划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负，而家庭投资规划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可能与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不确定性有关，

并非所有家庭都会进行基于资产增值目的且带有一定风险的投资规划。但总的来说，家庭金融

理财规划确实能够显著降低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延长其就业持续期，以平稳度过中

年失业危机。①

 
 

表 3    就业持续期检验结果

（1） （2） （3） （4）

Financial_asset −0.0139***（−3.4196）

Savings −0.0140***（−3.5624）

Insurance −0.0197***（−3.7125）

Investment −0.0027（−0.42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 850 4 850 4 850 4 850

Likelihood −17 177.6128 −17 177.1679 −17 176.8963 −17 183.0147
 

2. 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分析。表 4报告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劳动

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如列（1）—列（4）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家庭储蓄规划、家庭保险规划

和家庭投资规划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可以提高中年劳动者工作的稳

定性，这进一步验证了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缓解中年劳动者失业危机的作用。②

 
 

表 4    就业稳定性检验结果

（1）Last_job （2）Last_job （3）Last_job （4）Last_job

Financial_asset 0.0089***（19.8494）

Savings 0.0088***（20.0459）

Insurance 0.0076***（12.2887）

Investment 0.0037***（5.08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1 593 31 593 31 593 31 593

伪R2 0.0796 0.0801 0.0718 0.0673

　　注：此处及后文所使用的Probit模型均汇报平均边际效应。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就业持续期还是从就业稳定性来看，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均能缓解中年

失业危机，即 H2得证。

（三）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的影响机制分析

中年劳动者作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面临着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医疗负担以及意外性支

出而带来的经济压力，基于此，本文从照料压力、医疗压力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三个方面考量

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影响中年失业危机的传导路径。据此，建立如下影响机制模型：

Medit = ω0+ω1Financial_assetit +ω2

∑
Controlit +µi+εit （5）

林    春、胡淑婕、孙英杰：翻越那座山：如何应对“中年失业危机”？

 ① 限于篇幅，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持续期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并未展示，备索。

 ② 限于篇幅，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就业稳定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结果并未展示，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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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it = λ0+λ1 Medit +λ2

∑
Controlit +µi+εit （6）

其中，Med 为机制变量，包括照料压力、医疗压力和非预期支出压力。由于中年劳动者面临的失

业危机可能是显性的失业持续，也可能是潜在的未来失业风险，因此较难用单一的失业状态来

衡量，前述对中年失业危机影响的分析中，中年失业危机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年劳动者的心

理预期效应，即对于未来的预期。因此，本文认为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是中年失业危机的

具体反映，故选取其作为中年失业危机的代理变量。

表 5报告了影响机制检验结果。如列（1）和列（2）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照料压力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负，同时，照料压力对于中年劳动者对未来预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庭金

融理财规划能够通过减轻个体照料压力从而缓解中年劳动者失业危机带来的对未来预期的下

降。如列（3）和列（4）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医疗压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庭金融

理财规划可以缓解医疗压力。除上述两种常见的中年劳动者可能遭受的压力外，本文还进一步

考虑了中年劳动者面临的非预期支出压力，如列（5）和列（6）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通过减

轻中年劳动者遭遇的非预期支出压力，进而缓解中年失业危机所带来的未来预期下降。综上，

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较为妥善地对家庭金融资产进行配置，提高中年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

增强其面对各种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进而更好地应对中年失业危机，即假说 H3得证。
 
 

表 5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1）Raise （2）Expectation （3）Medical （4）Expectation （5）UE （6）Expectation

Raise
−0.0219***

（−16.1779）

Medical
−0.2510***

（−4.1925）

UE
−0.1412**

（−2.0126）

Financial_asset
−0.0747***

（−12.0741）
−0.0011***

（−7.2471）
−0.0005***

（−3.86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6 327 36 327 36 327 36 327 35 877 35 877

R2 0.0430 0.0197 0.0108 0.0098 0.0045 0.0091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Sobel_Z 2.367** 10.032*** 3.981***

Bootstrap [0.0000，0.0002] [0.0012，0.0019] [0.0003，0.0012]

　　注：本表小括号内为t值，方括号内为Bootstrap检验偏差矫正后的置信区间。
 

（四）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中年失业危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劳动力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会因社会以及制度性因素被分割为不同属性的市场，即

每个市场具有独特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条件，导致市场之间存在差异，进而对于中年劳动者工作

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同时，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家

庭压力也有所不同。据此，为了进一步检验由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家庭生命周期导致的差异，本

文从是否为体制内工作、有无劳动合同以及家庭负担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体制内工作通常指政府或国有企业等部门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能够提供更稳定的就业、

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福利。根据劳动力分割理论，体制内工作属于内部劳动力市场或初级市场

的一部分，与外部劳动力市场或次级市场形成对比。如表 6 列（1）和列（2）所示，相比于体制内

工作的中年劳动者，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体制外工作的中年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促进作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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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原因在于：体制内工作的中年劳动者往往具有更稳定的就业状态，故家庭金融理财规

划对其影响并不强烈；对于体制外工作的中年劳动者，其工作本身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因而家

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更好地助力其实现就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体制内 体制外 有劳动合同 无劳动合同 高负担年龄组 低负担年龄组

（1）Last_job （2）Last_job （3）Last_job （4）Last_job （5）Last_job （6）Last_job

Financial_asset 0.0067***（5.4443） 0.0088***（18.7006） 0.0076***（9.3329） 0.0087***（16.9849） 0.0101***（16.6005） 0.0075***（11.579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606 27 987 9 593 22 000 16 331 15 262

伪R2 0.0416 0.0914 0.0319 0.1313 0.0554 0.1248
 

劳动合同可以被视为一种就业壁垒，有助于区分初级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拥有劳动合同的

员工通常享有更多的工作保障和法律保护，这与初级市场的就业特征相符。因此，劳动合同的

存在与否可以作为区分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指标。如表 6列（3）和列（4）所示，与有劳动

合同的中年劳动者相比，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无劳动合同者的影响更为强烈。原因在于：有

劳动合同的中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更强，而无劳动合同的中年劳动者由于缺乏制度性因素的

保障会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因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手段能够帮助无劳动合同的中年劳动者稳

定其工作状态，从而抵御中年失业危机。

家庭负担会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者的消费结构、职业发展

和养老储备，导致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处于不同家庭责任结构的中年劳动者可能存在异质性影

响。基于此，本文将中年劳动者划分为高负担年龄组（35—50 岁）和低负担年龄组（51—65 岁）进

行异质性检验。如表 6列（5）和列（6）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高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

就业持续性的影响更明显。原因在于：高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普遍面临未成年子女教育支

出费用大与职业风险高的压力，具有较强的动机进行金融资产的流动性管理与资本积累，因而

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低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其家庭结构趋于稳定且养

育负担较轻，其资产管理的风险偏好呈现保守化趋势，资产配置更倾向于长期保值和代际转移，

与职业决策的关联性较弱，故家庭金融资产规划对其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

五、进一步分析

前述分析已经明确中年失业危机的后果，并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角度提供了解决方案，

但如何更好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缓解中年失业危机的作用仍需深入探究。基于此，本部分从

人力资本、金融素养及社会资本三个角度展开讨论，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Last_ jobit = ϕ0+ϕ1Financial_assetit +ϕ2 Modit +ϕ3Interactit +ϕ4

∑
Controlit +εit （7）

其中，Mod 为调节变量，包含人力资本、金融素养、社会资本；Interact 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上

述各调节变量的交乘项。

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是劳动雇佣方评判是否进行雇佣的一个重要方面，良好的受教育程度也

意味着其对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认知程度更高，能够更好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作用。如

表 7列（1）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人力资本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具有

正向调节作用，即教育是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素

质，增加就业机会进而提升个体就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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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素养体现了个体对金融产品及风险的了解程度，是能够运用金融知识做出明智金融决

策的能力，直接关联着家庭经济决策的科学性与风险承担的合理性（林春等，2024），对于更好地

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作用至关重要。如表 7列（2）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划与金融素养交乘

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素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金融素养良好的中年劳动者能够

更好地配置家庭金融资产，从而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稳定就业的作用。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个体可以通过人情交换达成就业目标或通过社会网络交

换就业信息，从而拓宽就业机会，维持就业状态的稳定性。如表 7 列（3）所示，家庭金融理财规

划与社会资本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社会资本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社会资本能够

起到有效传递信息和资源的作用，帮助中年劳动者更好地进行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及时应对并

有效处理可能导致中年失业危机的因素，进而增强劳动者就业稳定性。
 
 

表 7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1）Last_job （2）Last_job （3）Last_job

Financial_asset 0.0089***（19.8451） 0.0096***（19.9232） 0.0078***（17.3829）

High_edu 0.0031***（4.1350）

Financial_asset×High_edu 0.0005***（4.3404）

Finlit 0.0886***（5.7073）

Financial_asset×Finlit 0.0087***（2.8182）

Social_capital 0.0550***（26.0244）

Financial_asset×Social_capital 0.0007*（1.74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1 593 31 593 31 593

伪R2 0.0807 0.0810 0.1040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在当前多重超预期因素叠加造成的短期失业困境与结构性就业矛盾的背景下，解决好就业

问题，特别是中年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对于稳定就业和经济预期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使用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尝试探讨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缓解中年劳动者失业危机的相

关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中年失业危机具有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心理预期效应，造成中年劳动

者失业状态的持续和心理预期的下降。（2）包括家庭储蓄规划、家庭保险规划及家庭投资规划

在内的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延长中年劳动者的就业持续期以及促进工作的稳定性具有积极

作用。（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金融理财规划能够通过缓解中年劳动者所面临的照料压力、

医疗压力以及非预期支出压力，从而使其更好应对中年失业危机问题。（4）异质性分析表明，家

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体制内、有劳动合同以及低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较

小，而对于体制外、无劳动合同以及高负担年龄组的中年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具有更为显著的

正向影响。（5）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人力资本、金融素养以及社会资本能够进一步强化家庭金融

理财规划对增强中年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健全就业需求调查和失业风险预警机制。一方

面，完善就业需求以及失业统计调查体系，加强对微观层面就业情况的摸排，针对不同年龄阶段

和工作属性的群体进行调查，以及时准确了解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识别潜在的失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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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失业风险动态预警机制，有关部门对于失业重点群体要予以政策支

持与帮扶，可以通过优化就业环境、增强就业保障能力、完善就业支持体系为失业群体以及潜

在的失业群体提供支持。（2）重视中年失业群体心理健康，营造宽松的社会就业氛围。针对中年

失业危机引致的信心丧失、预期降低的问题，应积极关注中年失业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及时

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并予以适当的政策帮扶，健全失业保障机制。此外，针对社会和劳动力市

场普遍存在的失业污名化效应和就业年龄歧视现象，一方面，政府要完善反年龄歧视的法律体

系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社会也要提升包容度，拒绝失业污名化，为失业群体再就业提供良好

的社会氛围。（3）加强家庭金融教育，提升金融素养。首先，充分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缓

解中年失业危机的作用，一方面要“扫盲”，通过家庭金融教育提升居民对于金融理财规划的了

解度，使家庭能够充分利用闲散资金进行跨期资源配置，从而更好地缓解当前或未来可能面对

的中年失业危机；另一方面要“提效”，多措并举提高家庭金融理财规划的效率，有关机构要提

高家庭金融可得性，为家庭提供更方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其次，要着力提升金融素养，优化家

庭金融配置效率和提高金融决策有效性，从而充分发挥家庭金融理财规划对于中年失业危机的

缓冲作用，助力中年劳动者平稳度过中年失业危机。（4）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终身学习和继

续教育体系，提升劳动者素质。建立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通过为中年劳动者提供更方

便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体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者核心竞争力以适应劳动力

市场的变化，从而更好地为中年在业劳动者维持就业稳定和中年失业劳动者再就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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